
人
生
就
是
與
痛
苦
拔
河
，
這
是
我
過
了
大
半
輩
子
才
悟
出
的
道
理
。

痛
苦
包
括
肉
體
痛
苦
與
精
神
痛
苦
兩
種
。
年
輕
時
感
受
的
精
神
痛
苦

較
多
，
像
失
戀
呀
，
失
學
呀
，
失
意
呀
，
不
受
重
用
呀
，
報
國
無
門
呀
，

被
人
歧
視
呀
等
等
，
不
一
而
足
。
老
年
時
感
受
的
肉
體
痛
苦
較
多
，
體
力

下
降
，
積
勞
成
疾
，
耳
聾
眼
花
，
百
病
來
襲
，
每
天
大
把
吃
藥
，
睡
覺
難

眠
，
吃
飯
不
香
。
特
別
是
慢
性
病
，
多
年
無
法
治
愈
，
痛
苦
難
熬
，
甚
至

被
折
磨
得
生
不
如
死
。

年
輕
時
，
我
們
勇
敢
地
與
精
神
痛
苦
拔
河
。
戰
勝
了
失
戀
痛
苦
，
建

立
了
幸
福
家
庭
；
走
出
了
失
學
陰
影
，
我
們
自
學
成
才
，
在
不
同
崗
位
上

建
功
立
業
；
頂
住
了
各
種
歧
視
，
我
們
脫
穎
而
出
，
勇
挑
重
擔
，
成
為
佼

佼
者
。
當
然
，
也
有
在
拔
河
中
失
利
的
。
譬
如
因
為
失
學
而
不
思
進
取
，

甘
於
平
淡
，
不
求
作
為
，
甚
至
自
甘
墮
落
。
因
為
失
戀
而
失
意
、
失
態
、

失
志
，
一
蹶
不
振
，
因
此
而
走
上
絕
路
的
也
不
乏
其
人
。
林
黛
玉
就
是
典

型
的
拔
河
失
敗
者
，
不
僅
是
因
為
她
體
格
的
弱
不
禁
風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她

精
神
上
的
孱
弱
與
萎
靡
。

就
連
學
貫
中
西
，
才
高
八
斗
的
大
學
者
王
國
維
，
也

是
在
與
精
神
痛
苦
的
拔
河
中
的
失
敗
者
。
大
清
朝
覆
沒
，

曾
榮
為
﹁南
書
房
行
走
﹂
的
王
國
維
，
雖
然
衣
食
不
憂
，

但
精
神
卻
萬
分
痛
苦
，
經
過
苦
苦
掙
扎
後
，
終
於
無
力
解

脫
，
自
沉
昆
明
湖
。
留
下
﹁五
十
之
年
，
只
欠
一
死
﹂
的

遺
言
，
化
成
一
縷
輕
煙
，
飄
然
西
去
。

一
般
來
說
，
人
到
了
知
天
命
年
後
，
該
爭
的
東
西
都

爭
到
了
，
新
鮮
勁
早
就
過
去
了
，
爭
不
到
的
東
西
也
看
淡

了
，
身
外
之
物
多
一
點
少
一
點
無
所
謂
，
精
神
上
的
痛
苦

就
漸
漸
讓
位
於
肉
體
上
的
痛
苦
。
於
是
，
人
又
開
始
全
力

以
赴
，
用
盡
渾
身
解
數
與
肉
體
痛
苦
拔
河
。

就
說
我
吧
，
年
輕
時
就
不
知
道

什
麼
叫
累
，
也
沒
有
生
病
的
概
念
，

頭
疼
腦
熱
的
，
睡
一
覺
就
好
了
，
磕

磕
碰
碰
的
，
恢
復
得
也
快
。
現
如
今

可
不
行
了
，
五
十
往
後
，
好
像
覺
得

身
上
的
零
件
都
開
始
急
劇
老
化
，
一

天
到
晚
，
不
是
這
兒
疼
就
是
那
兒
疼

，
就
沒
幾
天
消
停
日
子
。
單
說
今
年

，
春
節
剛
過
，
我
的
老
寒
腿
就
開
始
發
難
，
走
路
一
瘸
一

拐
的
，
疼
痛
難
忍
，
坐
時
間
長
了
，
又
麻
木
得
難
受
，
真

是
坐
立
不
安
。
好
在
我
有
與
老
寒
腿
拔
河
的
經
驗
，
按
摩

、
理
療
、
藥
敷
、
打
針
，
幾
管
齊
下
，
不
到
一
個
月
，
就

宣
布
這
個
回
合
以
我
勝
利
而
告
終
。

接
着
是
牙
疼
，
牙
床
腫
得
老
高
，
晚
上
疼
得
睡
不
着

覺
，
白
天
疼
得
吃
不
下
飯
，
吃
什
麼
消
炎
藥
都
不
管
用
。

隨
後
不
得
不
接
受
牙
醫
建
議
，
拔
了
這
顆
害
我
幾
年
的
病

牙
。
可
是
，
老
拔
牙
也
不
是
個
事
啊
，
這
是
個
下
下
策
，

眼
瞅
着
嘴
裡
牙
已
所
剩
無
幾
了
，
假
牙
比
真
牙
還
多
，
真

是
欲
哭
無
淚
。
這
回
與
牙
疼
拔
河
算
是
我
走
了
麥
城
。

牙
疼
剛
好
，
腰
椎
間
盤
突
出
又
發
作
了
。
這
也
是
我

的
老
對
手
，
雖
然
來
勢
兇
猛
，
打
我
個
措
手
不
及
，
但
一
冷
靜
下
來
，
我

馬
上
組
織
全
力
反
撲
，
牽
引
、
烤
電
、
按
摩
、
針
灸
，
對
症
下
藥
，
名
醫

出
馬
，
三
下
五
去
二
，
兩
個
星
期
過
去
，
優
勢
就
到
了
我
這
一
邊
。
可
是

醫
生
並
不
樂
觀
，
他
說
，
這
種
病
難
以
除
根
，
你
以
後
還
會
經
常
犯
。
以

後
再
說
以
後
吧
，
這
次
算
是
拔
了
個
平
手
。

與
痛
苦
拔
河
需
要
毅
力
、
勇
氣
、
耐
心
和
力
量
，
而
這
些
東
西
我
是

越
來
越
少
，
所
以
今
年
的
三
場
拔
河
，
一
勝
、
一
和
、
一
敗
，
我
已
經
很

滿
意
了
。
世
上
沒
有
常
勝
將
軍
，
況
且
以
我
這
衰
老
之
年
，
這
也
算
是
不

錯
戰
績
了
。

基
督
教
說
，
人
生
來
就
是
受
苦
的
。
人
一
呱
呱
落
地
，
第
一
聲
啼
哭

，
就
等
於
正
式
宣
布
：
與
痛
苦
拔
河
比
賽
開
始
！
人
到
兩
眼
一
閉
，
這
才

算
是
與
痛
苦
拔
河
結
束
。
勝
了
多
少
回
合
，
敗
了
多
少
回
合
，
就
成
了
歷

史
記
錄
，
但
願
我
們
都
能
勝
多
敗
少
，
多
與
快
樂
為
伴
，
少
與
痛
苦

為
伍
。

半
生
軍
旅
生
涯
，
一
生
艱
苦
坎
坷
，
使
我
一
向
以
鐵
石
心
腸
自
詡
，
故
對
眼
淚
頗
不
屑

，
認
為
那
是
懦
弱
和
膽
怯
的
產
物
，
常
為
自
己
被
稱
之
為
硬
眼
人
從
不
愛
流
淚
而
驕
傲
。
可

是
當
汶
川
地
震
到
來
之
際
，
我
的
一
切
防
線
立
即
被
沖
垮
了
。
在
電
視
機
前
，
我
熱
淚
盈
眶

，
淚
如
雨
下
，
哽
咽
難
忍
，
眼
淚
打
濕
衣
襟
，
一
生
一
世
的
眼
淚
似
乎
都
在
此
時
此
刻
一
股

腦
地
流
了
出
來
。
其
實
流
淚
的
不
止
是
我
，
成
千
上
億
的
人
都
在
流
淚
，
如
果
把
這
些
眼
淚

匯
集
起
來
，
那
就
是
奔
騰
的
江
河
湖
海
。

淚
是
人
們
從
眼
睛
中
流
出
的
液
體
，
也
叫
淚
水
，
它
的
主
要
成
分
是
水
，
應
當
不
會
有

錯
。
也
許
通
過
科
學
的
檢
測
不
一
定
完
全
是
水
，
還
有
蛋
白
質
什
麼
別
的
東
西
，
但
那
肯
定

是
微
乎
其
微
的
。
俗
話
說
一
滴
水
可
以
照
見
太
陽
，
那
麼
由
此
推
論
，
從
人
體
中
流
出
的
眼

淚
可
以
反
映
人
類
全
部
情
感
。
當
地
動
山
搖
，
山
崩
地
裂
的
那
一
刻
，
當
我
的
眼
睛
被
淚
水

擋
住
視
線
的
時
候
，
全
中
國
乃
至
全
世
界
該
有
多
少
人
的
眼
淚
流
在
一
起
，

那
不
僅
僅
是
悲
傷
、
痛
心
、
同
情
、
哀
悼
，
同
樣
是
萬
眾
一
心
，
血
濃
於
水

。
你
災
猶
如
我
災
，
你
傷
猶
如
我
傷
，
是
有
難
同
當
、
患
難
與
共
的
一
種
民

心
的
凝
聚
和
擔
當
。

我
相
信
許
多
次
的
眼
淚
是
因
為
感
動
而
流
。
在
地
震
發
生
後
的
第
一
時

間
，
溫
家
寶
總
理
便
趕
到
災
區
，
在
最
危
險
的
時
刻
，
在
最
危
險
的
前
線
，

他
身
穿
雨
衣
，
腳
踏
雨
鞋
，
出
現
在
受
災
群
眾
當
中
；
臉
曬
黑
了
，
人
熬
瘦

了
，
他
仍
嗓
音
嘶
啞
，
一
身
疲
憊
地
奔
跑
，
指
揮
着
一
次
又
一
次
的
特
殊
戰

爭
。

人
們
看
到
總
書
記
風
塵
僕
僕
來
到
群
眾
中
間
，
向
災
民
問
寒
問
暖
，
中

午
他
就
在
救
災
工
地
同
群
眾
吃
一
樣
的
飯
菜
，
喝
群
眾

飲
用
的
水
，
同
群
眾
同
甘
共
苦
心
心
相
連
，
然
後
又
踏

上
了
到
別
處
災
區
的
征
程
。
他
是
十
三
億
中
國
人
的
領

導
啊
，
這
種
身
體
力
行
愛
民
親
民
行
為
，
誰
能
不
為
之

感
動
。
而
成
千
上
萬
的
軍
人
、
武
警
、
基
層
黨
員
幹
部

、
醫
務
人
員
、
志
願
者
，
更
以
他
們
的
血
肉
之
軀
，
奮

不
顧
身
地
創
造
着
感
動
。

我
相
信
許
多
人
的
眼
淚
是
為
感
激
、
感
慨
和
感

恩
而
流
。
當
大
地
還
在
震
盪
，
無
數
人
被
埋
在
廢
墟
，
生
死
不
明
，
亟
待
救

援
的
時
候
，
從
國
家
主
席
到
普
通
士
兵
，
從
政
府
總
理
到
能
夠
伸
出
救
援
之

手
的
普
通
百
姓
，
他
們
冒
死
而
上
，
用
雙
手
，
流
鮮
血
，
拚
生
命
，
將
一
個

又
一
個
瀕
危
的
生
命
救
出
來
，
一
次
次
生
命
的
奇
跡
被
創
造
，
一
回
回
生
命

極
限
的
記
錄
被
刷
新
；
實
在
令
人
感
激
。
八
○
後
的
一
代
，
獨
生
子
，
小
皇

帝
，
垮
掉
的
一
代
，
過
去
曾
有
多
少
人
感
歎
，
靠
這
樣
一
代
年
輕
人
當
兵
上

戰
場
，
我
們
的
軍
隊
如
何
能
打
勝
仗
⁈
但
是
在
大
災
面
前
，
子
弟
兵
中
絕
大

部
分
是
八
○
後
的
戰
士
，
他
們
勇
猛
頑
強
，
不
怕
犧
牲
，
仍
然
是
特
別
能
戰

鬥
的
最
可
愛
的
人
，
無
數
少
年
英
雄
，
不
計
其
數
的
青
年
志
願
者
不
但
經
受

住
了
考
驗
，
而
且
證
明
：
江
山
代
有
人
才
出
，
中
華
民
族
的
青
少
年
是
大
有
希
望
的
新
一
代

，
豈
能
不
令
人
感
慨
！
眼
淚
是
民
族
凝
聚
力
的
黏
合
劑
；
就
在
地
震
發
生
的
那
一
刻
，
中
華

兒
女
汗
水
和
淚
水
流
在
一
起
，
心
跳
和
脈
動
融
合
在
了
一
起
。
一
方
有
難
，
八
方
支
援
，
震

在
四
川
，
牽
動
世
界
，
有
錢
出
錢
，
有
力
出
力
，
四
川
地
震
災
區
成
了
人
們
最
掛
心
的
地
方

，
我
們
以
舉
國
之
力
的
氣
概
投
入
這
場
抗
震
救
災
，
共
同
譜
寫
着
一
曲
中
華
民
族
戰
勝
災
害

，
重
建
美
好
家
園
的
英
雄
頌
歌
，
受
災
的
同
胞
怎
能
不
感
恩
。

過
去
我
一
直
納
悶
：
梁
啟
超
為
什
麼
在
古
老
祖
國
最
為
災
難
深
重
之
時
寫
下
他
不
朽
的

《
少
年
中
國
》
，
透
過
眼
淚
我
終
於
明
白
：
在
大
災
面
前
，
這
麼
多
的
人
流
下
熱
淚
，
決
不

是
消
沉
、
沮
喪
、
絕
望
和
懦
弱
，
而
是
代
表
着
團
結
、
奮
進
、
決
心
和
恆
心
。
中
華
民
族
正

值
少
年
，
如
旭
日
東
升
，
任
何
天
災
人
禍
，
任
何
艱
難
困
苦
，
都
阻
擋
不
住
我
們
前
進
的
步

伐
；
中
華
要
復
興
，
中
國
要
崛
起
必
將
是
歷
史
的
必
然
和
不
可
抗
拒
的
潮
流
。
這
就
是
我
對

淚
的
感
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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倏爾一滴亮燦燦的銀汁，悄然
地在我深度的鏡片上蠕動，旋即又
風韻尚存地漫開，誘惑着我抬起近
視的雙眼，去細細地凝視，看那自
簷口滴落下來的，竟然不是露珠，
不是雨粒，而是一汪若冰似玉的月

華。
我習慣於在院中孤寂地獨坐，喜歡在黑夜裡堅守

鄉村的靜謐與溫馨。而此刻，白天的喧囂已經遠遁，
妻兒也漸次睡去，我正被一種新穎的構思和親切的情
感驅使着，欣喜着，於是輕輕地帶上門，走到院中，
去真切地感受那怡情蕩性、鮮鮮靈靈的月光。

今夜，高懸於我矚仰之中的，並非一輪豐盈的滿

月，而是金甌尚缺然則清輝四瀉的半圓。它彷彿緩緩
地起自漲潮的春江，又似乎經過了洗濯和沖刷一般，
晶瑩得有如碧玉，聖潔得好像處子；它沒有別枝驚鵲
，更沒有在人們惺忪的睡眼和低聲的呢喃中逝去。這
於我是一種極大的滿足──也許是我從來就以為世間
萬物本無圓滿的存在吧，也許是我從來就以為不盡圓
滿中更具妙不可言的動人與深刻罷，因此我總覺得它
那柔靜的美，它那燦然的笑，在絕無一絲雲翳遮蔽的
青空中，委實太清純，太聖潔了。

其實，清純了，追風破雲而來的月光，便會誘導
世上的芸芸眾生，在可望而不可即的審視之中，去尋
覓那一縷互相類似的情愫紐結；聖潔了，刻骨銘心的
思念，也會在失落的黃昏裡自求撫慰，在空濛的黑暗

中翹首以待，在寂靜的屋簷下兀自飲泣。因此，月光
不可辜負！

同時，不可辜負的還有涵納我的這所小院。院子
不大，裡面除了一架葱蘢的葡萄之外，基本上沒什麼
其他的植物，所以月光能夠朗朗地照下來；而我和妻
兒卻常常以擁有這所小院而驕傲和自豪。因為這是我
的家，是屬於我們的那一份自由的天地，我們在這裡
可以把一腔的心曲訴諸月兒，也可以在默望裡，為造
化獨出機杼的創造而深深地感動。

我這般思忖着，似乎便有了幾分醉意；朦朧中，
也似乎感受到那院落溶月，實際上是丹青妙手的一幅
水墨佳作，等待着知音去仔細地玩味，去潛心地欣賞
……

卡
米
爾(K

a m
i l)

在
波
蘭
是
很
受
歡
迎

的
男
性
名
字
，
它
源
自
阿
拉
伯
語
，
代
表

﹁完
美
﹂
。

去
年
夏
天
，
老
伴
、
兒
子
和
我
同
遊

波
蘭
。
抵
達
華
沙
蕭
邦
國
際
機
場
，
兩
位

年
輕
人
前
來
接
機
。
當
中
，
穿
白
襯
衫
、

較
為
沉
默
的
一
位
叫
卡
米
爾
。
他
說
：

﹁這
趟
旅
程
，
我
將
與
你
們
同
行
。
﹂

由
機
場
往
華
沙
市
中
心
途
中
，
遇
到
莽
撞
的
司
機
。
卡
米

爾
矯
健
地
避
開
了
右
邊
越
線
而
行
的
公
共
汽
車
。
然
後
，
一
直

架
起
墨
鏡
、
默
默
開
車
的
他
，
像
一
枚
被
引
爆
的
小
炸
彈
，
用

力
踏
着
汽
車
油
門
，
追
上
了
公
共
汽
車
，
用
手
指
着
自
己
的
頭

，
以
波
蘭
語
大
聲
責
罵
司
機
，
大
概
是
罵
對
方
沒
腦
袋
。

為
了
讓
年
輕
人
稍
稍
平
息
怒
氣
，
老
伴
說
：
﹁這
司
機
也

許
生
活
不
快
樂
。
﹂

﹁這
樣
開
車
確
是
太
危
險
了
。
﹂
卡
米
爾
餘
氣
未
消
。
不

久
，
年
輕
人
又
回
復
他
不
茍
言
笑
、
一
張
﹁酷
酷
﹂
的
臉
。
我

們
三
人
相
視
而
笑
，
心
裡
似
乎
都
想
着
同
一
件
事
；
此
後
十
天

，
卡
米
爾
將
載
着
我
們
日
行
三
百
公
里
，
跨
越
十
數
城
市
，
再

把
我
們
送
返
華
沙
。
他
將
會
是
怎
樣
的
一
個
伙
伴
呢
？

第
二
天
趕
行
程
，
需
要
夜
裡
行
車
。
我
看
卡
米
爾
聚
精
會

神
地
開
車
、
絲
毫
不
敢
鬆
懈
的
模
樣
，
對
這
年
輕
人
就
非
常
放

心
。

卡
米
爾
說
一
口
流
利
英
語
，
談
吐
得
宜
，
對
波
蘭
經
濟
與

國
家
發
展
有
自
己
的
看
法
。
相
處
下
來
，
我
們
知
道
這
年
輕
人

殊
不
平
凡
。

根
據
接
待
單
位
安
排
，
旅
程
中
，
卡
米
爾
不
會
跟
我
們
入

住
同
一
酒
店
，
他
會
住
在
青
年
旅
舍
。
華
沙
的
下
一
站
是
克
拉

科
夫
。
那
天
晚
上
，
卡
米
爾
跟
我
們
互
道
晚
安
，
約
好
翌
日
早

上
八
時
在
酒
店
大
堂
會
合
。
第
二
天
，
慣
於
早
起
的
老
伴
七
時

多
就
看
到
卡
米
爾
的
車
子
停
在
酒
店
門
外
，
還
看
到
他
收
拾
車

內
被
舖
。
老
伴
就
問
兒
子
，
往
後
幾
天
是
否
願
意
跟
卡
米
爾
同

住
一
個
房
間
，
兒
子
欣
然
答
應
。

從
那
天
起
，
卡
米
爾
跟
兒
子
成
了
室
友
。
兩
個
年
輕
人
每

晚
促
膝
而
談
，
不
亦
樂
乎
。
兒
子
告
訴
我
們
，
年
紀
輕
輕
的
卡

米
爾
，
有
着
許
多
夢
想
與
抱
負
。

卡
米
爾
二
十
三
歲
，
目
前
仍
在
大
學
唸
經
濟
系
。
十
九
歲

創
立
自
己
的
運
輸
物
流
公
司
的
卡
米
爾
，
他
的
人
生
規
劃
是
當

企
業
家
。
因
為
工
作
關
係
，
卡
米
爾
常
開
車
載
着
他
的
顧
客
遊

走
歐
洲
各
國
。
我
問
他
最
喜
歡
哪
個
歐
洲
城
市
，
他
說
首
選
是

華
沙
，
其
次
是
摩
納
哥
的
蒙
地
卡
羅
，
因
為
那
兒
有
一
級
方
程

式
賽
車
。

年
紀
輕
但
見
識
廣
的
卡
米
爾
，
曾
經
隨
同
沙
特
阿
拉
伯
公

主
的
車
隊
浩
浩
蕩
蕩
地
在
波
蘭
走
了
一
圈
。
那
次
，
沙
特
阿
拉

伯
公
主
到
訪
波
蘭
，
旅
遊
局
租
用
了
卡
米
爾
公
司
的
車
子
為
訪

問
團
運
送
行
李
。
我
們
都
羨
慕
他
能
﹁與
公
主
同
行
﹂
。

當
上
運
輸
物
流
公
司
老
闆
的
卡
米
爾
，
還
有
更
遠
大
的
夢

想
。
他
希
望
五
年
內
擁
有
自
己
的
餐
廳
，
十
年
內
擁
有
自
己
的

酒
店
。
每
次
出
差
，
卡
米
爾
都
睡
在
車
子
裡
，
把
住
宿
津
貼
省

下
來
。
這
樣
，
他
發
展
事
業
的
目
標
，
就
能
早
日
達
成
。

老
伴
和
我
打
從
心
底
裡
讚
賞
這
青
年
，
也
很
想
為
他
的
夢

想
出
一
分
力
。
之
後
，
每
次
入
住
酒
店
，
我
都
要
求
兩
間
雙
人

房
，
讓
卡
米
爾
跟
兒
子
一
樣
有
舒
適
的
睡
眠
。
只
是
，
我
的
良

好
意
願
偶
然
也
會
遇
上
阻
滯
。
有
一
次
，
我
被
服
務
員
問
得
啞

口
無
言
。﹁這

位
女
士
，
根
據
我
們
的
記
錄
，
你
們
訂
了
一
間
雙
人

房
和
一
間
單
人
房
，
一
共
三
位
入
住
。
請
問
單
人
房
那
一
間
，

為
何
需
要
兩
張
床
呢
？
﹂
服
務
員
問
。

我
只
好
如
實
道
來
，
因
為
我
希
望
司
機
跟
我
們
同
住
一
家

酒
店
。﹁對

不
起
，
卡
米
爾
先
生
不
在
訂
房
名
單
上
。
況
且
，
你

們
的
房
間
是
接
待
單
位
訂
的
，
有
任
何
更
改
，
需
要
訂
房
單
位

給
我
們
指
示
。
﹂
服
務
員
說
。

﹁把
單
人
房
換
成
雙
人
房
的
附
加
費
用
由
我
們
來
付
，
這

樣
可
以
嗎
？
﹂
我
問
。

服
務
員
搖
搖
頭
，
說
聲
﹁抱
歉
﹂
。
她
的
堅
持
讓
我
有
點

生
氣
。
老
伴
倒
是
心
平
氣
和
地
說
：
﹁這
國
家
做
事
有
規
有
矩

的
，
不
是
挺
好
嗎
？
接
待
單
位
用
的
是
公
帑
，
嚴
謹
一
點
也
沒

有
錯
。
﹂

經
商
量
後
，
我
們
還
是
把
卡
米
爾
﹁偷
運
﹂
到
兒
子
房
間

，
好
讓
這
位
忠
誠
盡
責
的
工
作
伙
伴
睡
一
覺
安
穩
。

波
蘭
警
察
部
門
對
酒
後
駕
車
者
執
法
嚴
格
，
卡
米
爾
也
嚴

守
開
車
不
喝
酒
。
只
有
在
山
城
扎
科
帕
內
那
一
晚
，
卡
米
爾
說

，
我
們
吃
晚
餐
的
高
原
民
族
餐
廳
與
下
榻
酒
店
距
離
甚
近
，
走

路
過
去
才
十
五
分
鐘
；
開
車
要
繞
一
大
圈
，
反
而
更
費
時
。
於

是
，
我
們
一
致
通
過
走
去
。
結
果
，
一
來
一
回
，
走
了
個
半
小

時
。
我
想
，
小
伙
子
敵
不
過
夏
夜
山
城
熱
鬧
的
氣
氛
，
也
想
來

一
杯
冰
凍
的
啤
酒
吧
。

波
蘭
之
旅
，
老
伴
希
望
捕
捉
一
些
老
人
的
靜
態
特
寫
，
卻

苦
無
合
適
機
會
。
卡
米
爾
知
道
後
，
主
動
邀
請
我
們
到
他
家
裡

作
客
，
並
徵
得
父
母
同
意
，
充
當
老
伴
的
攝
影
模
特
兒
。

卡
米
爾
家
住
華
沙
市
郊
，
是
一
座
有
前
後
院
的
獨
立
小
平

房
。
我
很
喜
歡
卡
米
爾
對
﹁家
﹂
的
描
述
。
他
說
，
這
座
外
表

平
實
的
民
房
是
他
心
靈
的
城
堡
。

我
們
隨
卡
米
爾
走
進
被
夏
日
陽
光
照
得
一
室
溫
暖
的
客
廳

，
逐
一
見
過
他
嚴
肅
的
父
親
，
能
幹
的
母
親
，
清
純
的
妹
妹
，

慈
愛
的
祖
母
，
還
有
被
視
為
家
中
一
員
的
牧
羊
犬
。

卡
米
爾
父
親
是
蔬
果
批
發
商
，
一
位
日
出
而
作
的
勤
奮
小

企
業
家
。
卡
米
爾
說
，
他
的
創
業
志
向
深
受
父
親
影
響
。
另
一

方
面
，
他
又
佩
服
母
親
的
才
幹
。
卡
米
爾
母
親
曾
任
餐
廳
經
理

，
廚
藝
出
色
。
卡
米
爾
開
餐
廳
的
夢
想
，
就
是
因
母
親
而
起
。

那
天
，
母
親
為
我
們
準
備
了
一
桌
子
食
物
，
她
親
手
烘
焙
的
波

蘭
蛋
糕
、
巧
克
力
、
鮮
果
汁
，
讓
人
吃
在
口
裡
，
甜
在
心
裡
。

到
達
卡
米
爾
家
時
，
妹
妹
剛
好
外
出
，
家
教
嚴
謹
的
父
母

特
地
打
電
話
把
女
兒
叫
回
來
。
卡
米
爾
妹
妹
跟
哥
哥
一
樣
，
長

得
眉
清
目
秀
。
我
從
未
見
過
正
在
矯
齒
的
女
孩
子
笑
得
那
樣
甜

美
，
一
看
就
知
這
美
麗
的
面
孔
源
自
一
顆
善
良
的
心
與
幸
福
的

家
。

祖
母
不
懂
英
語
，
只
默
默
坐
一
旁
，
以
溫
柔
的
眼
睛
慈
愛

的
臉
，
守
護
這
座
城
堡
與
她
的
孩
子
。

家
，
就
是
那
麼
重
要
。
幸
福
的
家
培
養
快
樂
的
孩
子
，
快

樂
的
孩
子
是
國
家
的
未
來
。
古
國
波
蘭
歷
遍
滄
桑
而
屹
立
不
倒

，
想
必
是
牢
固
的
家
庭
觀
念
。
美
麗
的
家
，
是
國
之
城
堡
。

從
春
到
夏
，
每
逢

周
末
，
人
們
在
北
京
郊

外
時
常
會
看
到
這
樣
一

幅
景
象
，
一
些
看
上
去

像
書
生
或
者
老
闆
的
人

，
正
在
田
間
地
頭
揮
舞

鋤
頭
、
刨
土
種
菜
，
他

們
就
是
被
稱
為
﹁假
日
農
夫
﹂
的
都
市
白
領

一
族
。當

越
來
越
多
的
高
爾
夫
球
場
出
現
在
京

城
四
周
的
時
候
，
不
少
白
領
卻
對
田
園
生
活

充
滿
了
無
限
的
憧
憬
和
渴
望
。
那
些
隱
於
近

郊
、
充
滿
田
園
氣
息
的
休
閒
觀
光
農
莊
，
逐

漸
成
為
繁
忙
都
市
人
的
新
寵
，
租
賃
或
買
下

一
塊
地
，
既
可
過
把
農
夫
的
癮
，
又
能
嘗
到

自
己
勞
動
的
果
實
，
如
此
勞
逸
結
合
，
有
益

身
心
的
農
耕
休
閒
，
受
到
越
來
越
多
白
領
的

青
睞
。諸

先
生
的
農
莊
在
順
義
後
高
麗
營
鄉
。

地
方
不
大
，
但
麻
雀
雖
小
、
五
臟
俱
全
。
居

住
區
、
果
樹
區
、
農
作
物
區
、
養
殖
區
，
劃

分
嚴
密
而
緊
湊
，
儼
然
是
一
個
成
熟
的
綠
色

生
態
園
。
兩
側
是
大
片
的
菜
地
，
種
着
白
菜

、
蘿
蔔
、
茴
香
、
韮
菜
…
…
中
間
有
一
條
石

子
鋪
就
的
小
路
，
焊
上
葡
萄
架
、
瓜
架
，
便

成
了
一
條
長
廊
。

自
從
租
了
這
裡
的
地
後
，
這
裡
就
成
了

全
家
人
的
開
心
樂
園
，
連
兒
子
也
惦
記
着
自

己
種
下
去
的
菜
籽
。
諸
先
生
說
，
來
這
裡
的

初
衷
很
簡
單
，
就
是
為
了
讓
家
人
吃
上
新
鮮

乾
淨
的
蔬
菜
。
他
的
父
母
都
已
經
八
十
高
齡

，
索
性
就
住
在
這
裡
，
幹
幹
農
活
，
忙
一
些

反
而
自
在
。
﹁自
己
種
的
菜
既
新
鮮
，
吃
着

也
有
成
就
感
。
﹂
朋
友
們
來
的
時
候
，
諸
先

生
很
開
心
，
走
的
時
候
，
他
在
後
面
喊
：
多

摘
點
黃
瓜
、
桃
子
，
多
帶
就
是
幫
我
了
。
今

年
收
成
好
，
我
們
自
己
也
吃
不
完
！

有
些
白
領
不
習
慣
農
活
，
事
情
也
好
辦

，
在
鄉
下
買
下
一
塊
地
，
平
時
的
種
植
和
維

護
任
務
都
交
由
當
地
的
農
民
打
理
，
只
是
周

末
來
這
裡
幫
助
施
施
肥
，
拔
拔
草
，
澆
澆
水

，
看
着
自
己
動
手
播
種
的
黃
瓜
、
番
茄
一
天

天
長
大
，
心
裡
也
是
樂
滋
滋
的
。

杜
小
姐
與
丈
夫
自
從
迷
上
了
﹁種
地
﹂

後
，
兩
人
一
個
勁
地
鑽
研
種
菜
技
術
，
﹁一

開
始
連
刨
地
都
不
會
，
於
是
我
們
除
了
請
教

農
民
伯
伯
外
，
還
買
了
好
多
農
作
物
的
書
，

如
今
已
是
學
有
所
成
了
。
﹂
杜
小
姐
舉
着
剛

剛
摘
下
的
青
椒
露
出
一
臉
的
自
足
。

在
某
外
企
任
職
的
蔣
先
生
和
其
他
白
領

一
樣
，
平
日
過
着
朝
九
晚
五
的
慣
性
生
活
。

到
了
周
六
，
蔣
先
生
脫
下
穿
了
一
周
的
行
頭

，
換
上
便
裝
，
駕
着
小
車
開
始
了
他
的
快
樂

旅
程
。
密
雲
石
城
鎮
青
箐
頂
休
閒
農
藝
園
是

他
的
目
的
地
，
這
裡
有
的
是
房
間
，
租
上
一

間
住
下
，
隔
絕
外
界
的
塵
囂
，
他
扛
着
鋤
頭

，
戴
着
斗
笠
，
專
心
致
志
侍
弄
自
己
的
田
地

，
一
直
到
月
上
梢
頭
，
才
沿
着
山
路
返
回
，

他
自
言
，
在
美
麗
的
山
中
耕
作
簡
直
是
一
種

享
受
，
令
人
產
生
出
世
之
想
，
工
作
時
的
一

切
煩
惱
被
拋
於
九
霄
雲
外
。

蔣
先
生
和
許
多
莊
主
也
正
是
看
中
了
這

裡
的
環
境
和
設
施
，
才
起
了
做
﹁假
日
農
夫

﹂
的
念
頭
。

現
在
，
每
到
周
末
，
隨
着
莊
主
們
的
到

來
，
這
個
農
莊
就
會
熱
鬧
起
來
，
田
裡
其
樂

融
融
，
即
使
雨
天
，
躲
在
自
家
的
農
舍
，
喝

杯
茶
，
或
雨
中
垂
釣
也
有
別
樣
的
樂
趣
。

淚的感言 李如志

與痛苦拔河 齊 夫

院
落
溶
月
錢
續
坤

卡
米
爾
一
家

藍
乃
才

攝

卡
米
爾
一
家

陳
秀
玲

白
領
客
串

﹁假
日
農
夫
﹂

夏

威

蔣
小
姐
從
台
灣
嫁
到
日

本
，
在
東
京
住
了
十
幾
年
，

非
常
喜
愛
日
本
的
生
活
。
無

論
問
她
什
麼
事
，
她
都
說
日

本
的
好
。
但
是
當
我
問
到
：

﹁日
本
的
男
人
幽
默
嗎
？
﹂

蔣
小
姐
馬
上
嘟
起
嘴
，
拉
長
聲
音
說
：

﹁N oo o!

﹂

我
只
在
東
京
住
了
一
周
，
當
然
不
如
蔣
小
姐

對
日
本
的
認
識
深
刻
，
但
幸
運
的
是
，
在
短
短
的

一
周
中
卻
讓
我
見
到
了
日
本
人
的
幽
默
。
東
京

﹁淺
草
寺
﹂
是
個
熱
鬧
的
地
方
，
街
邊
有
一
排
古

雅
、
閃
亮
的
黃
包
車
。
有
趣
的
是
那
些
車
伕
，
他

們
都
是
生
龍
活
虎
的
小
伙
子
，
上
身
穿
着
藍
色
的

短
和
服
，
下
身
是
一
條
很
像
內
褲
的
、
白
色
的
緊

身
短
褲
，
拉
起
車
的
時
候
，
撅
着
緊
繃
繃
的
小
屁

股
，
一
邊
跑
一
邊
扭
，
格
外
風
趣
，
坐
在
後
座
上

的
小
姐
、
太
太
一
定
看
得
開
心
。
這
不
是
日
本
大

男
人
的
幽
默
嗎
？

可
能
因
為
我
是
建
築
師
，
所
以
總
是
戴
着

﹁建
築
的
眼
鏡
﹂
識
人
。
那
麼
日
本
的
建
築
幽
默

嗎
？

與
古
老
的
﹁淺
草
寺
﹂
一
河
之
隔
，
有
一
座

現
代
化
的
大
樓
非
常
搶
眼
。
它
的
形
狀
像
一
個
大

啤
酒
杯
，
黑
色
的
石
牆
打
磨
得
又
光
滑
又
亮
，
好

像
黑
啤
酒
半
透
明
的
酒
液
；
樓
頂
上
有
一
個
鍍
金

的
、
巨
大
的
抽
象
雕
塑
，
猶
如
酒
杯
上
飛
出
的
一

抹
金
色
的
啤
酒
沫
。
那
種
超
現
實
主
義
的
、
成
年

人
的
稚
氣
，
令
人
忍
俊
不
禁
。

這
是
﹁朝
日
啤
酒
﹂
公
司
的
大
樓
。
那
個

﹁啤
酒
沫
﹂
據
說
應
該
被
理
解
為
一
個
被
風
吹
歪

了
的
火
苗
，
代
表
朝
日
啤
酒
公
司
﹁燃
燒
的
心
﹂

。
設
計
這
座
大
樓
和
雕
塑
的
是
法
國
人
斯
塔
克

（P hi l i pp e
S t arck

）
。
他
本
想
用
﹁燃
燒
的
心

﹂
來
表
現
當
代
城
市
﹁失
去
的
尺
度
﹂
，
但
日
本

人
並
不
明
白
他
要
表
達
什
麼
，
甚
至
覺
得
那
個
雕

塑
像
條
糞
便
。
不
過
，
斯
塔
克
卻
因
此
得
到
了

﹁失
去
的
知
名
度
﹂
。
後
來
他
在
東
京
又
設
計
了

一
座
令
人
難
以
理
解
的
建
築
，
日
本
人
乾
脆
給
它

取
名
叫
作
﹁什
麼
，
什
麼
大
樓
﹂
。

我
也
不
明
白
斯
塔
克
的
真
實
意
圖
，
但
覺
得

這
個
巨
大
的
﹁心
﹂
確
實
有
一
些
雕
塑
之
外
的
功

能
。
它
令
人
對
城
市
空
間
的
尺
度
產
生
一
種
錯
覺

，
使
周
圍
的
摩
天
大
樓
看
起
來
變
小
了
，
減
輕
了

建
築
對
人
的
壓
迫
感
。
它
像
一
個
滑
稽
的
丑
角
，

給
一
本
正
經
的
現
代
主
義
城
市
加
了
一
點
後
現
代

的
插
科
打
諢
。

雖
然
這
座
﹁啤
酒
杯
大
樓
﹂
帶
有
法
國
人
的

俏
皮
和
我
行
我
素
的
性
格
，
但
並
非
沒
有
日
本
文

化
的
影
響
。
建
築
的
黑
色
配
雕
塑
的
金
色
產
生
出

強
烈
的
視
覺
效
果
和
文
化
個
性
，
流
露
出
一
種
東

方
的
、
日
本
的
風
情
，
令
人
聯
想
到
日
本
的
漆
器

藝
術
。儘

管
是
法
國
人
的
設
計
，
但
法
國
人
和
日
本

人
一
致
認
為
這
種
稀
奇
古
怪
的
東
西
只
會
出
現
在

東
京
。
斯
塔
克
只
不
過
是
用
法
國
人
的
方
式
顯
現

了
日
本
人
特
有
的
那
種
成
年
人
的
稚
氣
。
也
許
，

日
本
人
的
幽
默
需
要
藉
法
國
人
的
俏
皮
表
現
出
來

。
這
就
像
北
京
的
奧
運
會
場
館
﹁鳥
巢
﹂
和
﹁水

立
方
﹂
，
中
國
人
的
膽
識
要
藉
瑞
士
和
澳
大
利
亞

人
的
創
意
才
能
體
現
。

日
本
人
的
幽
默
不
像
法
國
人
那
樣
頑
皮
、
機

靈
，
而
是
認
真
、
憨
實
的
。
如
果
說
法
國
人
的
幽

默
好
像
一
杯
氣
泡
豐
富
的
香
檳
，
那
麼
日
本
人
的

幽
默
就
像
一
碗
苦
中
有
甘
的
茶
。
在
這
碗
茶
裡
，

有
時
加
了
點
香
檳
，
有
時
混
了
點
﹁可
樂
﹂
。
在

東
京
的
建
築
上
經
常
可
以
見
到
這
種
混
合
着
其
他

文
化
的
日
本
式
幽
默
，
讓
我
會
心
一
笑
。
同
時
也

讓
我
反
思
：
為
什
麼
香
港
的
建
築
那
麼
鬱
悶
，
缺

乏
幽
默
？
是
不
是
因
為
香
港
拉
黃
包
車
的
車
伕
都

是
﹃老
驥
伏
櫪
﹄
的
老
人
，
讓
我
們
幽
默
不
起
來

呢
？

日
本
的
幽
默

方
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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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燒的心——東京朝日啤酒大樓 方 元 攝


